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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的印象中，海钟很早就出道了。按字面理解，出道的意思无非是成名

成家——换句话说，海钟年少成名，早早挤入名家队伍中了。我得赶紧声明，“名

家”不是评价一个画家的标准，因为很多“名家”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徒有虚名

而已。 
 
记得十几年前，我策划并主持一个中国画展览，和海钟结识，立即对他的作

品刮目相看，之后断断续续有些联系，始终觉得他是非同一般的：目标明确，并

且步伐坚定。我不喜欢随大流的人，也不喜欢投机取巧的人，前者没有个性，跟

随潮流亦步亦趋；后者没有原则，随时可以变换观点和立场，以换取实利。海钟

对潮流避之不及，心无旁骛地追逐他的理想，几近于固执的程度。固执有其可爱

一面，又有其不好的一面。我与海钟多次谈论过这个问题：一个画家的坚持和变

通在何种意义上有助于自我拓展？结论大概是模糊的，甚至是不存在的，因为它

涉及到每个画家不同的才分、素养和目标。所以，我总认为，任何言辞都得落实

到个人头上。譬如，对有的人而言，若是固执己见了，明摆着就是一条末路。对

有的人则相反，固执帮助他一心一意走自己的路，直至最终登顶。 
 
海钟主攻山水画，也画一些人物、动物小品。就题材而言，他涉及的范围比

较广。大家都知道“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句名言，指的是一个人在积累了丰富阅

历之后的人生状态。海钟越画越松弛，有点“从心所欲”意味了，随手书写，皆

成文章；肆意涂抹，佳作频出。但是，海钟在“心”与“矩”的关系里，其实更

多地重视了“矩”。这是中国画的两难境地：没有“矩”的规范和约束，何来中

国画源远流长的美学趣味？埋头在“矩”里淘金，不问“矩”外的世界，还有多

少可挖的东西？从内部看，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许多问题实

际上被遮蔽了。从外部看，又无法触及“矩”的核心，容易导致认识的隔膜和偏

离。这样，如何在两难境地里突围，是难上加难的 
 
如果海钟以目前的姿态一路向前，境况会怎样？如果他转身去做中国画“破

局”的工作，境况又当如何？我素来认为，守成也好，破局也好，都是创作实践

的事，是画家通过不断的实践来实现的。就像许多自称要保守中国画精粹的人实

质是一伙草包，既不懂什么叫做精粹，又不知如何去保去守；而叫嚷着要破局的

人往往乱搞一气，大多是自欺欺人。我和海钟每每论及此事，总会心一笑，意味

便在这一笑之中。话得说回来，我们毕竟不是谈禅论道，画是具体的，具体的东

西是可以通过分析和解剖来认识的。我能够说，海钟的悟性和才能支撑得住他内

心的小宇宙，因此，对他的期待才显得真实。 
 
此前，海钟发了一批近作的图片给我，是为画展所准备，从中可以看到海钟

的一以贯之的坚守。有的论者从海钟对古意、禅意之类东西的迷恋，得出一些高

大上的结论。我倒是认为，画家就是画家，没有那么玄妙。画家有境界之别，有

意趣之别，有气象之别，等等，这一切还得落实到创作上和作品上。我面对海钟

的画作时，有时候不免产生一种恍惚——假如他早生一百年或两百年，是否更如

鱼得水？或者，恰恰是他生在当下，才凸显出他的独特品位？为什么产生这样的



恍惚，我想了大半天，也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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